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联

合制作了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 歌剧再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风云际

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

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

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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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

诞生记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 � � � 田汉写歌词那页纸被

茶水濡湿

田汉后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

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

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在民族矛盾日

益激化的形势下， 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

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 那些陈旧的 “鸳

鸯蝴蝶” 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

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

左翼电影创作高潮。 1933 年 3 月，中共中央

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 钱杏邨、

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

电影小组” ，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

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

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

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 年

夏， 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

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

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

敏、许幸之、孙师毅、聂耳、吕骥、贺绿汀等

人。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

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

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

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

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1935 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

405 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在此拍摄了

电影《风云儿女》。 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

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 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

事。 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 一是诗人

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

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

烈火中获得新生” 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

作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表现伟大的民族精

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

的第三部。 诗界朋友认为， 长城虽可作为伟大

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

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 诗人从旧的物质

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诗句，即全国人

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

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

争自由、 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

电影最后的场面， 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

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在这时唱起的。

1935 年 2 月 19 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

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

教授张鹏春。 之后田汉深夜回家， 一进门即被

抓走。 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 田汉后

来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

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

随即被捕了。 ” 田汉被捕后，夏衍接手将故事写

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

有人说《风云儿女》主题曲歌词是写在香

烟锡纸上的， 有的甚至说是田汉在狱中完成

的。 但据《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刊于 1983 年 2 月 14 日《北京晚报》）一文

说：“田汉的剧本梗概， 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

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

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

置了一段时期， 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

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诗

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 所以

我就请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

补。 ” 看来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上，也不是

在狱中写成。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 一文中也回忆说，“《义勇军进行

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

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 但据

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是写在故事里面，而是

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

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

字地抄下来的。 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

一样地模糊了。 ”

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

成遗作

“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 在全

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

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 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

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 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

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

牧之、王人美、谈英、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

强的。 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

1932 年 4 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

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 ，田汉则戏

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

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

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

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 更难得的是他

还是一个爱国者。 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 他

对我低低地、 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

不平凡的奋斗经历， 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

艺术见解。 他痛恨国民党统治， 对当时音乐界

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 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

求党。 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 把他的才能贡

献给党。 ” 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

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

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

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

1935 年 2 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

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

儿女》主题歌的谱曲。 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

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

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 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

的那一首歌。 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

给我，我干。 ’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和我握手了。 ”

聂耳拿到歌词后， 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

小烟杂店的住所， 反复朗诵歌词， 顿感热血沸

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

坐在钢琴面前弹琴， 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

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聂耳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地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

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

演许幸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幸之后来回忆说，

当时聂耳兴高采烈， 高举着乐谱说：“好啦，老

兄！ 主题曲谱好了。 ” 许幸之也很高兴，说道：

“好极了！ 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 聂耳一手拿乐

谱，一手在书桌上打着重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

几遍。 许幸之说：“曲调微昂、轻快，仿佛催人跨

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 它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沉浸在他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 突然，他

停下打拍子， 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

见？ ” 许幸之沉思一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

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

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还不够坚强有力。 是否应

当减少一些装饰音， 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

尾？ ” 聂耳认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

修改起来。

1935 年 4 月 1 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

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

4 月 15 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

号轮船离沪赴日。 在日本， 他又将主题曲做了

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 4 月末，聂耳将

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 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

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 ， 他说：

“《义勇军进行曲》 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

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复了一段 ，除

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别的没有什么不

同，而‘冒着炮火’ 和‘冒着飞机大炮’ 差不

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

完全对的……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

情。 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

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

人的心声。 ”

天嫉英才。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

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 不幸溺水身

亡，年仅 23 岁。 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

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众多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

惋惜悲恸。 田汉出狱后， 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

英年早逝时，悲恸欲绝，大声痛哭，写下了一首

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

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

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

吾民诉不平！ ” 郭沫若在 1954 年为聂耳撰写的

墓志铭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

解放之声鼙鼓也。 ”

朱庆澜为 《义勇军进行

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许久，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

前加上了“义勇军” 三个大字。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 12 卷刊登的朱汉

《我的祖父朱庆澜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

说：“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

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 聂耳从日本

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

行曲’ 。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

曲’ 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祖父朱庆澜，即兴挥笔，

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 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 三个字。 ”

朱庆澜，字子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

军权，1925 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

官。 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

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 发动群众组织抗

日义勇军。 1931 年 11 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

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并

担任理事长；1932 年 4 月 26 日改称东北抗日

义勇军后援会 （后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

会），朱庆澜为会长。

1933 年 2 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

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

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 当时聂耳

等曾跟随“后援会” 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

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

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

词歌》：“起来！ 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

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

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杀！ 杀！ 杀！ ” 这为他后来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

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

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

朱庆澜将军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 《进行

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

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体裁， 并没有具体所指。

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 之前加上了“义勇

军” 三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

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 与敌人浴

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

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

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 影片的结尾更加

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

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 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

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

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刘良模将 《义勇军进行

曲》唱响海内外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田汉在 《〈风云儿女〉 和 〈义勇军进行

曲〉》中说：“聂耳同志虽死，他作曲的《风云儿

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

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 各地鼓吹抗日

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沈钧儒先

生）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

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 ”

而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

外这件事，刘良模功不可没。

刘良模 ，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

歌咏运动，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 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5 年 5 月，上

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

要曲目。

1936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

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中， 刘良模都带头唱 《义勇军进行

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

队长” 。

1936 年 6 月 7 日， 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

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歌咏大会。 据《立报》

1936 年 6 月 8 日报道：“‘起来， 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钟起，在大吉路公

共体育场，有一千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 的

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

报道说：“会场周围， 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

序，群众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愤激

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廿几支歌曲。 当每一支歌

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

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

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 会场空气非常严

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

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 ”“指导歌曲的有

刘良模、任贤璋等数人。 当唱《救亡进行曲》

的时候，慕尔堂童子军军乐队，敲着战鼓 ，那

一种激奋的歌声，加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

们想起民众军队的军容，和他们‘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 时的步伐，这歌曲是够雄壮的。 ”

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

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

唱到大街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建了 “青年会军人服务

部” ，刘良模任京沪支部主任。 他率领京沪支

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

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 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

用， 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

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 在刘良模的大力推

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 1937 年

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四行仓

库 “八百壮士” 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

一；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

平原青纱帐、河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

1939 年春，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

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

取汇报后， 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

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 京沪支部

影响力越来越大，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

1940 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国克罗兹神学院读神

学，并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此期间，他在

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华侨青

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

通过朋友介绍， 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

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

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 对中国却有深

厚的感情， 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

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

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 他说：“我们黑人和

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要向坚决

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

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

听！” 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

曲》。 他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

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

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

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

聂耳的家属。

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

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

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 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

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

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

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

国， 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

有力武器。

1944 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

夕， 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向美国国

务院建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应选择能代表各

国的音乐作品作为凯旋之歌， 向全世界广播。

《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名列其中。

1949 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

军进行曲》为国歌。 ”

郑学富

聂耳《进行曲》手稿。

1936年 6 月 7 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站在高凳上指挥者为刘良模。


